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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仓作为备荒救灾的重要仓储类型，是清政府

为储粮备荒而在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

作为地方社会防灾自救的重要仓储，它为受灾地方

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康熙十八年

(1679)，康熙帝提出建设义仓的系统政策。义仓储备

供村镇赈济灾荒之用，是清政府赋予义仓的职能。

雍正朝后，义仓制度在全国各地逐渐得到落实，西南

边疆地区亦在国家仓政体系的引导下推进义仓建

设。学界关于清代义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义仓与

社仓的异同①、义仓建设与演变②、义仓劝捐③、义仓赈

灾实践④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⑤等方面，相关

研究为深入探讨义仓建设的区域性特征、运行管理

及备荒救灾效用提供了理论视角，但仍缺少对西南

边疆内地化进程中义仓建设及其功能整合的研究。

本文基于清朝国家边疆社会治理的视角，试图对清

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及其发展做进一步考察，借

此揭示清代西南边疆地区义仓建设的实践路径及其

对地方社会治理的影响。

一、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的发展历程

清朝养民之道以足食为先，而裕民之法以积贮

为重。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作为西南边疆协同救灾

的重要仓储形式，其粮食筹集和储备主要源于云贵

地方官员以个人名义的倡捐和地方士绅及民众的乐

善好施。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历经康雍乾时期

的探索起步、嘉道咸同时期的缓慢发展、光绪朝的短

暂复苏三个阶段，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差异化和多

样态的特征。

(一)康雍乾时期云贵义仓的兴建

清代府厅州县仓储主要有常平仓、社仓和义仓

三种类型，“由省会至府、州、县，俱建常平仓，或兼设

裕备仓。乡村设社仓，市镇设义仓”。此外亦因军事

镇戍和食盐专卖需要，于“东三省设旗仓，近边设营

仓，濒海设盐义仓”⑥。清以前，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处于萌芽状态，但因流寇之乱、田地荒芜和世变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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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粮食短缺，义仓之名不复存在。清前期云贵义

仓的兴建，肇始于官员个人自主自愿捐廉和地方士

绅的慷慨捐输，抑或发轫于民间个体或群体的乐善

好施，他们或捐银购置义田，或直接捐粮以积谷建

仓，由于发展比较缓慢，因而义仓建设呈现出零星的

分布态势。据文献记载，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始

于康熙年间。康熙六年，李滪来守云南临安府建水

县，他普施善政，划分义田，定其租额，确定义田界

线，照亩绘图，列之印册，共建设义仓五间，“捐金营

仓于燃灯寺之侧，以贮租谷，岁以绅士四五人司其出

入”⑦。李滪还用义田所获租谷缴纳秋粮和条银等

税，所剩租谷则在年终舂米济贫，并自愿捐俸数金购

买盐和炭，责令乡耆每岁开列郡中鳏寡孤独者的名

册，照数赈给米粮，以资均平。康熙三十二年，贵州

黎平府开泰县兴建义仓，是贵州义仓建设之始。

康熙初，云南临安府阿米州知州方逢圣署理蒙

自，开始筹建义仓于县治东边的桂香殿，意在济困扶

危，但未及置田便离任而去。康熙七年，临安府蒙自

县知县罗钜璘率领士绅续建义仓，他访查蒙自民风，

发现这片乐土有翳桑之夫，穷苦无告者甚多，遂于每

年末捐俸买谷，酌量发给，受惠之人无不称颂。他又

清查荒芜土地、买牛借种，并得到蒙自好义绅衿襄

助，于是大力招佃开垦，将所获粮石拨充义仓，使义

仓建设上无损于官粮，下有裨于穷黎。此后，罗钜璘

再次捐资购买蒙自川枋寨田三顷，全部划归义仓，所

获粮石用以接济贫民，义仓建设之利惠施无匮，义仓

赈灾救荒功能在西南边疆地区得到发挥。

在清代仓政体系中，义仓得以冠名始于雍正四

年(1726)的两淮盐义仓。⑧至乾隆朝，吉林地方官府

创设八旗义仓、湖北巡抚晏斯盛奏请令商人建置义

仓、直隶总督那苏图受圣命试办义仓，几乎都为官府

主导倡建。在云南官府及官员的倡导下，云南地方

士绅积极捐输建仓。康雍乾时期，云贵义仓建设在

时间维度和地理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较大差异。贵州

义仓兴建仅限于黔东南边远地区的黎平府，而处于

贵州政治经济中心的府属地方则尚未建仓，直至乾

隆末期亦未有兴建义仓的记载。康熙六年、七年、十

一年、二十一年、二十七年和二十九年，雍正五年和

八年，以及乾隆二十年和四十年，云南府、楚雄府、临

安府、蒙化府、永昌府五府所属地方在建常平仓和社

仓之余，即着手兴建义仓。康雍乾时期云南义仓建

设主要散布于滇中、滇南及滇西地区，义仓规模不断

扩大。例如，临安府石屏州仅康熙二十一年就兴建

义仓十五间，仓储谷石直接用于救济州境战乱和科

敛加征期间的灾民。清前期云南义仓建设的地理空

间分布由滇中向周边府属地方拓展，彰显了义仓对

维护边疆稳定的功用。

(二)嘉道咸同时期云贵义仓缓慢发展

嘉道咸同时期，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呈现出缓

慢发展的特点。清前期全国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

建设和发展臻于完备，但各直省仍以常平仓和社仓

为主，义仓建设处于仓政体系“边缘”。云贵于清前

期开始筹建义仓，但仓廒筹建的数量以及存仓谷石

比常平仓和社仓的数量少。“迨嘉道以降，义仓的积

弱地位乃至三仓制体系方得到根本改变。”⑨至嘉庆

朝，清廷视“义仓建设为备荒第一良法”。嘉庆六年

(1801)议准：“各省社、义二仓粮石，俱系民间捐储，以

备借放。今社仓既已奉旨归民经理，所有义仓即照

社仓之案，一律办理。”⑩咸同兵燹，义仓“广积储而备

灾荒”的功能被破坏。同治六年(1867)奉上谕：“著各

直省督抚即饬所属地方官，申明旧制，酌议章程，劝

令绅民量力捐谷，于各乡村广设义仓。”地方义仓百

废待兴。嘉道时期，云贵承平日久，社会发展趋于稳

定，地方开发进程加快，尤其是商品经济较为活跃，

大批省外移民不断涌入，使各府属地方的农业垦殖

向山区半山区拓展，玉米、马铃薯等美洲高产作物大

范围推广和引种，在促进云贵高原区域社会发展的

同时，为云贵义仓的建设和缓慢发展创造了条件。

嘉庆时期，云贵仅各有一府开展义仓建设，相较

于清前期而言，义仓建设明显处于缓慢发展状态，并

且落后于常平仓和社仓建设进程。嘉庆二十年，普

洱府知府王善垲捐资置办义仓，其仓谷分储于府城

和县城的城隍祠、寺庙和会馆，“府城隍祠贮市斗谷

六十石，县城隍祠贮市斗谷六十石，石屏会馆贮市

斗谷六十石，江西会馆贮市斗谷三十石，湖广会馆贮

市斗谷三十石，回龙寺贮市斗谷三百石”，义仓储积

谷石主要用于荒月接济灾民。兴义府石田较多，民

贫地瘠，偶逢歉岁或饥寒，仰赖平时积储。嘉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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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贵州兴义府普安县知县支敏学于县署内建义仓

三十七间，咸丰初因乱焚毁，又于光绪初在县城玉

皇阁、邑林九屯、白坉和计坉建新城义仓四所。至

道光朝，云贵义仓建设处于徘徊发展阶段，但义仓建

设进程明显快于嘉庆朝。道光十九年、二十九年和

三十年，云南府、楚雄府、东川府和普洱府四府地方

皆建有义仓。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南府岁收歉

薄，总督林则徐、巡抚程矞采倡捐救灾，博施赈济后

尚有余银七千五百五十二两，并同先前省城士绅捐

银买谷和平粜存余谷价银一万二千两，恳请朝廷准

予采买谷石贮于小西门外云南府旧仓，并分别借仓

廒收贮，交省城士绅自行经管，借此作为积谷义仓，

其为此时云南存仓谷石最多的义仓。

道光时期，贵州的义仓建设有较大发展，贵阳

府、思南府、安顺府、兴义府、石阡府、大定府、黎平

府、都匀府八府所属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兴建义仓，绅

民为善于乡者，仿照社仓之法而行义仓之实，以规避

社仓之名，而称义仓，是故义仓有别于社仓。道光前

期，大定府黔西州设有义仓五处，分别为城东关外义

仓，官为捐谷，于城内南厢、永丰里、平定里、安德里

分设义仓，皆民众自行捐置。道光中期，贺长龄巡抚

贵州，颁行建设义仓之利民实政。道光二十年，大定

府知府姚柬之兴建义仓，府属乐贡里、悦服里、嘉禾

里、大有里、仁育里和义渐里六里以及大定府城共建

十仓四十二间，共“贮谷一万三千八百二十六石三斗

七合二勺”，存仓粮食源自绅民捐献，地方遭遇灾荒

时用于赈济灾黎。贺长龄将建仓情形上奏，道光帝

依雍正朝建仓议叙之例予以优奖。

咸同时期，云贵义仓兴建和发展处于低迷期。

从云贵地区新建义仓分布范围来看，局限于云南曲

靖府、开化府和贵州南笼府、兴义府、贵阳府五府部

分州县的市镇或乡村，义仓规模和存粮数额较嘉道

朝大幅减少，部分仓储因兵燹被焚毁殆尽。咸丰三

年(1853)，云南曲靖府宣威州知州吴人彦捐修义仓，

至光绪朝时已被废弃。贵州兴义府义仓在府城东门

内，道光十四年，知府谷善禾倡捐得谷四千石，因无仓

存储，即以谷变价，建仓十一间、大门三间，由于辞官

后绅民多捐而未纳，至道光二十二年，兴义府知府张

锳查府属义仓存谷仅有一半，遂筹款补足，借义仓空

地捐俸建仓一所九间，以储租谷。同治元年，贵州苗

民起义导致兴义府的义仓被毁，后由知府陈廷樑倡

建，先于同治十一年建义仓于府署侧，后又建义仓于

北门内四眼井旁。咸同云南回民起义和贵州各族人

民大起义造成云贵地区三仓体系破坏，义仓建设因

此中断。

(三)光绪朝云贵义仓的短暂复苏繁荣

咸同时期，云贵仓储建设遭到损毁，仓廒备荒救

灾的社会功用逐失去原有的能动性。至光绪朝，云

贵地方社会整体上归于安宁，在官府倡导和社会力量

的努力下，义仓建设呈现繁荣态势。光绪朝，云南省

云南、大理、楚雄、开化、普洱、临安、东川、昭通、曲靖、

顺宁十府所属地方都先后开始恢复义仓建设，但义仓

建设规模比贵州小。贵州省贵阳、遵义、安顺、兴义、

都匀、思州、镇远、大定、铜仁、南笼、思南、黎平十二

府所属地方均致力于复兴义仓，其中遵义府义仓建

设规模最大，存仓谷石充裕，镇远府和思南府次之。

“仓储制度既有贮粮备荒、人安而致政洽的社会

保障功能，同时又是国家财政中‘致财足以制国用’

的重要经济保障。”清代云贵地区常平仓、社仓和义

仓的建置沿革、管理体系和功能结构以及仓储管理

规章制度的逐渐完善，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提供

了物质保障。仓储建设是历朝政府救荒实践的重要

载体，中国官府于19世纪对地方仓储的干预和控制

正在“积极性地减弱”，嘉道朝以后，义仓建设仍旧

由民间自主经管，避免了官府参与仓储经办可能诱

发的弊端。清代云贵义仓由民间社会力量自主兴

办，“储存乡村各种社会力量义捐的粮食”，无偿赈

给灾民，因而最为便捷有效，其丰富了中国仓廪制度

的形式和内容。毋庸置疑，官府仓廪与民间仓廪相

辅相成，是备荒救灾能力提高的表现。

嘉道咸同以后，云贵地区常平仓和社仓体系濒

临弊坏，仓廒出现较大缺额，义仓建设亟须恢复。贵

阳府开州大乱甫平，地方渐次垦复，州官乃饬令由各

富户按亩捐输，并以筹办善后耕牛、籽种之结余，购

谷存储备荒。至光绪十三年(1887)、十四年，开州地

方义仓始备，“其时各地义仓，即由总甲管理，按年以

一部分放借生息，以息折银缴解州署，用作寒衣济腊

及慈善之费，其息视年岁丰歉，或多或少，并无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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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数目”。光绪二十二年，开州知州张翰奉令开

办巡警局，请准将义仓所储义谷生息，作为巡警局经

费，全州仓谷共五千余石，以二斗取息，每年获息千

石有余，折银一千三四百两。每年秋收后，各管仓人

员，照例增加息谷二斗，以五升作鼠耗及管仓员津

贴，以一斗五升按政府定价折解，即遇丰年不能贷

放，人民亦须摊息。清前期政府重视常平仓和社仓

运作，“咸丰以后常平仓瓦解并无望重建，社仓也出

现流弊，地方官只能通过重视民间性质的义仓来表

达其道德责任”。

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同全国其他直省一样，先

后历经修建、损毁和兴复的曲折历程，但仍旧遵循以

民间士绅自我管理为主的原则，官方则扮演监督角

色，为云贵义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光绪朝

云贵义仓恢复重建，作为清朝边疆社会治理的重要

工具，其赈饥济贫的服务功能在备荒和赈灾的实践

中与常平仓和社仓具有共通之处。

二、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经营管理及功能

民为邦之本，仓乃民之天，欲重民食以固邦本，

莫大于备储积而防荒歉，此为古今救荒良图。清代

云贵地区义仓在建设过程中得到官府的倡导，地方

士绅和粮户、庙会管理人员、当值膂长等负责轮流经

管，官府只负盘察虚实之责，提高了地方社会力量自

主筹办和管理义仓的积极性，使义仓救灾备荒功能

得到发挥。

(一)云贵义仓的经营管理

义仓经管，“其要在地近其人，人习其事，官之为

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清

代云贵义仓多委以地方公正率直之士绅经管。咸同

兵燹后，云南楚雄府楚雄县的义仓焚毁，义谷颗粒无

存。光绪八年，陈灿来守楚郡，诸父老咨以利弊。光

绪九年，陈灿从马龙厂铜务项下筹获银五百余金，先

购买市石谷四百石，以为倡导，并号召诸绅士耆老宣

告捐谷善举，并于城乡颁发印簿，三月内捐积谷若干

石，加上此前购买的谷物，共计市石谷一千石。光绪

十一年，陈灿建成仓廒五间、住房三间，命名为和丰

义仓，遴选殷实老成的士绅按年经管，并声明官吏不

得侵扰需索。同时，陈灿与各位士绅共同商议义仓

管理章程，酌定“每年二月，新旧绅管更替，各具册结

于官，官为亲稽实数，防侵挪也。春借秋还，每年取

息二升，所以给籽粒滋生息，并借以推陈出新也。必

良民有的保，而后借非其人，则不轻借，亦不强借，所

以防亏欠，而免抑勒也”。

清代义仓由地方士绅管理成为各省府厅州县地

方官的共识，云贵义仓管理主要由民间推举仓正、

仓副各一人，全权负责义仓收贮和出纳事务。嘉庆

六年(1801)，议准：“各省义仓，听民间公举端谨殷实

士民二人充当仓正、仓副，一切收储出纳事宜，责令

经理。”道光帝谕令：“如乡村有愿立义仓者，地方官

尤当劝捐倡办，不准官为经理，致滋流弊。”云南东

川府巧家县地处边远，山多田稀，少产稻谷，未曾设

有常平、丰备以及社仓，每遇荒歉，饥困之民专待官

赈，而民间毫无预备。咸同兵燹导致巧家县民众愈

发穷困，每逢年谷不登，无论大歉或小歉，仓储皆难

供给赈济。巧家同知胡秀山认为，丰备仓创始自近

今，乐岁捐集，凶年散赈，散尽复捐，不准借贷生息，

以杜弊端。光绪年间，胡秀山及同城经历首次捐资

以为倡导，县城士绅和粮户尚义急公，同心乐输，分

捐成数，共捐得“市石谷一百石，合京石谷四百石”。

此后，胡秀山又根据捐输成数，再次设法筹款，并将

其交给绅首钟光耀等兴修仓廒，以广为储积粮食。

胡秀山称：“事成公举正副总理，呈请官发印簿，轮年

选换，专司经管。”巧家县义仓建设捐输钱粮系民间

好义者自捐自办，官府唯有监督之责，胥吏不得假手

其中，此即义仓官督绅办这一定制的体现。

在清代义仓经管的过程中，为使士绅、富民乐于

捐粮，清政府议定给予奖励，“各省义仓，由殷实商民

捐谷存，既应量予奖励”，这是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

士绅自治在乡村场域及社会治理方式上的具体表

达。贵州地瘠人稠，户少盖藏，每遇青黄不接，粮价

抬高，故而储积最关紧要。咸丰五年，贵州巡抚蒋霨

远同司道谆嘱在籍郎中黄辰宝应鼓励前任漕运总督

朱树、江苏苏松太道王玥、翰林院检讨但钟良、知州

衔前任湖南攸县知县孔宪典、候选盐运使司副使高

以廉、州同职衔李珮琳等人捐资建仓，并率先倡捐，

劝导城里的绅商量力捐输，“计捐谷一万五千四百五

十六石，又捐建义仓银一千三百五十七两，于贵阳府

贵筑县两处学宫内建仓三十八廒，将谷石陆续交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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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储，以备不时粜济之需”，并酌定经管章程，以期经

久。清制，凡捐谷每石合银一两，十两以上，地方官奖

以花红匾额；一百两以上，督抚奖以匾额；二百两至千

两以上者，分别议叙。此次贵州省城绅士商民捐建义

仓储积谷石，蒋霨远认为，绅商捐给谷石数量不多，应

督率地方官奖以花红匾额，而捐数较多之但钟良等

二十名，均应分别加以甄选任用，并且与定章奖励相

符，应奏请循例恳恩俯准交部分别议叙，以示奖励。

(二)云贵义仓的服务功能

“以丰备歉、防患于未然的仓储制度是中国古代民

众实施救灾的独特创造。”“三仓制”作为重要的社

会保障制度，是清朝强化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稳固

基层社会的重要动因。义仓建设本意在于解决灾民

缺粮问题，尽管其救济效果较社仓不甚明显，但无偿

赈济和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灾情起到辅助作

用。云南楚雄府建有义仓(又称京仓)，道光十九年，

楚雄府知府张敟率文武官绅、士民捐资积谷达千石，

借此备荒防灾。道光九年，贵阳知府于克襄劝建义

仓，“崖洞仓，贮谷八百三十四石五斗；迎恩寺仓，贮谷

五百四十五石；斑竹园义仓，贮谷八百六十四石；花

仡佬义仓，贮谷四百九十五石八斗”。以上四仓额贮

粮食，系由于克襄捐银百两建仓，云南按察使翟锦观、

江西布政使花杰各捐银五百两买进米谷，绅民各捐谷

以充盈之。由于义仓储积充裕，防灾备荒得以依赖。

明清时期义仓的功能为防备荒歉，灾民借领义

仓粮石须收取息粮，若用于灾荒赈济，则为无偿赈

济。贵州地瘠民贫，山陵林麓居十之七，而军民居其

三，军户除屯田缴纳赋税外，所剩粮食甚少。镇远府

黄平州城苗民较多，他们背米进城交易，皆零星地以

升或合为度量卖出，亦有粮食不敷糊口者，给予重息

向他人举借口粮，故而苗民一日不进城卖米，则有灾

黎嗷嗷待赈。嘉靖二十八年(1549)，贵州黄平灾祲迭

告，灾民死亡过半，原因在于仓储平时未有储备，贵

州提学副使万士和仿照社仓遗意，用赎金购粟数十

石，积贮于官，此即黄平义仓创建之始。万士和视

积储为生民大命，继而所积粮食愈多，受惠民众则弥

广。康熙二十七年八月，贵州巡抚田雯到任，适值岁

丰谷贱，凡银一金可买米谷六斛，田雯“相率出俸钱

以易之，得谷三千石有奇。司会司书记之，仓人廪人

掌之，盖将以防天时之不常，而济地利人稐之不

及”。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为地方备荒救灾提

供了条件，其与常平仓、社仓相辅而行，在增加粮食

有效供给量和赈济恤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义仓从一开始兴起时，其用途就比较灵活，或

者用于赈济，或者侧重于平粜，赈济而不出借，或粜、

借、赈兼行，并不统一。”云南临安府有义仓五所，为

明代乡贤所置，各贮田租，备赈贫乏。康熙四十六

年，因兵燹迭起，田籍湮没，无法考查。雍正八年春，

临安府建水州郡绅捷公、沈君等兴复北义仓，请知州

祝宏记载其事。沈君与邹君龙门及其弟之松，因家

中有公田数亩，各自量捐资金，“仿前辈遗意，更得同

志转相劝助，合为置田若干亩，建仓于普庵堂。岁储

田租，亦冬夏二季出以赈散里中之衣食不给并婚丧

难举者”。建水州北义仓的兴复，主要在旧仓的基

础上建成，仓储米谷源自民间士绅捐输，并购置田亩

入租存贮，为冬夏季节散给贫民创造了条件。黎平

府古州厅在厅署旁建义仓十一间，“原贮谷二千二百

二十石”。道光二十三年，古州厅杨兆奎劝捐谷一千

七百石，后因苗变仓毁，米谷无存。光绪三年，古州

同知余泽春请款修建，并买谷存仓。光绪四年，古州

水灾，拨义仓谷石发赈，“复奉文买还，实存谷三千

石”。古州义仓的建设和仓粮存贮，为水灾赈济提

供了粮食安全保障，救灾后又购置米谷存储，使义仓

备荒救灾的功能得到发挥。

义仓积储用于备荒防灾，有助于避免仓储平粜

和借贷造成的弊窦丛生。新建义仓“盖以推陈出新，

易滋蒙混，春放秋收，出借难偿，所以专主于凶荒散

放，不在推陈出新，以求滋长，亦不必春借秋还，以收

利息。亦陶澍鉴于当时社仓之弊，矫枉过直之举

也”。道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至十六日，贵州镇远

府接连大雨，镇远卫城与黄平重安江城垣被洪流冲

塌较多。黄平州滨河草房微有冲坏，镇远府饬令给

资添补。邻近的思州府属地方亦于同期遭受水灾。

云贵总督嵩溥奏称：“饬司查明该府州县被水甚轻，

并未成灾，水冲沙压田亩无多，已修复补种杂粮。冲

坏草房亦经给资修好，坍塌城垣分饬修理完固，以资

捍卫。因值青黄不接之时，镇远、思州、施秉三处粮

价稍增，均碾粜义仓谷石，以平市价而裕民食。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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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甚为安谧。”积谷备荒是救灾恤民之善政，劝办

义仓不仅是未雨绸缪之计，亦有利于满足穷民糊口

之需，因而督饬各府厅州县查验仓储实情，有助于保

障义仓救灾功能的延续。

作为清代各直省地方基层社会的济民仓储，常

平仓、社仓和义仓都兼具各自主要范围内视灾荒程

度而定的平粜、出借和赈济职能。“清代义仓是由

民间集资建设、由地方绅富管理、专救本地灾民的备

荒仓储。”义仓积贮，得益于平时未雨绸缪，相机存

储粮石，以备灾年赈济所需。当时和岁丰之时，由人

民量力捐集，迨至饥馑荐臻之际，可将积储分配给灾

民食用。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救荒职能、管理模式、

经营策略和救助方式在不同阶段适应了清朝加强西

南边疆治理的需要，使义仓在云贵基层社会互助互

济的“边缘地带”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的“在地化”表达

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的历史是西南边疆内地

化整体历史的一部分，义仓建设的阶段性特征揭示

了西南边疆在内地化进程中实现社会治理的复杂

性，义仓建设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增强了区域社会治

理的协同效应，拓展了西南边疆地区义仓建设“在地

化”的实践内涵。

(一)义仓建设由城镇向乡村延伸

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遵循因地制宜的策

略，清朝“因俗而治”政策的实施与边疆内地一体化

进程的加快，为义仓在云贵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条

件。嘉道以后，常平仓和社仓的衰落，促使义仓在全

国范围内得到全面推广和普及，主要特征是以官仓

为主的旧体系向以积谷仓为主的新体系转变。清

代云贵地区筹建的义仓兼具独立性和自主性，无论

是官员个人还是地方士绅的捐置，皆系自主自愿，捐

置方式不受官府牵制，因而义仓建设的数量和规模

在短期内取得重要进展，其米谷储积为清朝加强西

南边疆社会治理提供了粮食安全保障。义谷救荒乃

“最善之策”，“惟义仓之法，坏废已久，恐各州县名虽

有仓，实乃无谷，饬令放借，徒为画饼。欲修方敏恪

遗法，须俟丰岁为之，非荒歉时所能及此”。鉴于义

仓备荒之便利，至光绪朝末年，清政府仍倡导地方兴

复和发展义仓。光绪二十四年，奉上谕：“民闲，义仓

必应劝办。”光绪帝还晓谕地方要认真经理备荒义

仓，以纾民困。

清代云贵地区除在府厅州县治所或市镇建义仓

外，还在村寨、屯堡等处建立义仓，一度出现府厅州

县所辖村寨义仓储存谷石数额多于城区义仓谷石的

情形。贵州镇远府台拱厅不仅将义仓设在厅城，还

将其延展至东郎寨、交架寨、番招寨、苗江寨、五岔

寨、内寨、石川硐寨、稿午寨、新寨、汪江寨、台盘寨、

水牛寨、施洞口、黄泡寨、报效寨十五个村寨。光绪

五年，台拱同知周庆芝奉文通饬城乡五区的汉苗军

民捐谷，先后获捐谷一万零九百五十石八斗，分储

城乡村寨(见表 1)。贵州省黄平州向来仅建有社仓，

并且积存谷石较少，咸丰兵燹损毁殆尽。光绪五年，

表1 光绪五年台拱厅义仓统计

厅属区名
中区

东区

南区

西区

北区

合计

义仓位置及名称
县城内义仓
东郎寨义仓
交架寨义仓
番招寨义仓
苗江寨义仓
五岔寨义仓
内寨义仓

石川硐寨义仓
稿午寨义仓
新寨义仓

汪江寨义仓
台盘寨义仓
水牛寨义仓
施洞口义仓
黄泡寨义仓
报效寨义仓

间数(间)
九
一
二
五
三
二
三
一
二
三
五
三
三
五
五
三

五十五

积谷数
二千六百九十七石

二百零四石
三百三十六石四斗
一千二百零一石
一百一十六石
一百七十八石
一百七十一石

三百三十八石三斗
二百五十石
二百零三石
一千五百石

六百五十八石三斗
一百七十一石

一千六百九十一石
八百五十石零八斗

三百一十四石
一万零九百五十石八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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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巡抚林肇元通饬各府厅州县筹办义仓谷物，分

贮各堡寨，以备歉荒。黄平州绅民踊跃捐献谷石，共

积存京斗义谷一千六百二十二石九斗二升。光绪十

三年，巡抚潘霨通饬捐办义谷，增加捐输谷三千五百

三十石七斗三升，实际共存京斗谷五千一百五十三

石六斗五升(见表2)，此数即成定额。

表2 光绪二十三年黄平州义仓统计

义仓名称

本城仓

重安仓

金竹寨仓

班溪仓

旧州仁上甲仓

旧州仁下甲仓

旧州义上甲仓

旧州智上甲仓

旧州智下甲仓

旧州信上甲仓

旧州信下甲仓

旧州在字甲仓

旧州太字九甲并在字五甲共仓

合计

仓储谷数

二千一百零四石九斗一升

五百七十四石八斗五升

八十四石七斗

四十二石

五百四十一石五斗六升

一百二十二石六斗

三百五十一石

二百一十五石五斗

九十四石一斗

三百四十五石五斗

一百四十八石三斗

八十一石一斗五升

四百四十七石四斗八升

五千一百五十三石六斗五升

从表 1、表 2的统计数据可知，清水江流域台拱

厅和黄平州的义仓或设立于村寨，或依保甲制度建

设，并且义仓筹建逐渐从府厅州县治所向村寨、屯

堡延伸，这一趋势在咸同变乱后更为明显。义仓建

设关系地方灾民的生存，义仓存储用于赈济灾荒，于

地方救灾和国家施行边疆治理有较大裨益。云贵两

省在光绪朝先后开展义仓的恢复建设，义仓运行管

理和粮石储存为云贵灾荒赈济奠定了基础。清政府

在“改土归流”初期致力于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重

建，“重建的背后隐含着清朝(以)‘正统’意识形态作

为秩序构建的标准”，通过仓储制度的建设加强对

基层社会管理和边疆社会治理，在云贵地区的成效

较为显著。

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起步、徘徊以及兴复发

展的阶段性历程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场域密切相

关。与清代全国范围内的义仓建设相比，云贵义仓

的建设整体进程较中原省份晚，由于义仓建设的整

体规模小，因而仓储粮石亦远不如“中心”地带充

裕。“边疆内地化本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在中国各朝

代疆域伸缩、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南北区域均有不同

体现。”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是历代王朝都面

临的重要问题，并且都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治理举措，

“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互为参用、协同推进，

在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进程中，仓储体系建设为清政

府实现灾荒赈济、社会治理以及维护国家统一的愿

景提供了支撑。

(二)边疆与内地义仓建设的差异

“清朝是中国古代王朝实施‘因俗而治’治边政

策最后的时期，同时也是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实施

的重要阶段。”有清一代，清政府对云贵地区的社会

治理以“内地化”为主要目标，义仓建设作为考察西

南边疆内地化的一个维度，其规模和整体进程反映

的是清政府的边疆治理水平。在从中原内地到西南

边疆的场域转换中，尽管义仓建设体系及其社会服

务功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由于自然地理环境、

粮食市场体系、地域社会文化以及交通网络格局的

差异化，云贵义仓建设规模滞后于中原内地，并成为

清朝在边疆地区推行仓政和社会治理的短板。西南

边疆社会治理与清朝国家治理相辅相成，义仓建设

随着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策略的调适而发生变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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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在清政府的国家治边格局中处于从属地位。这

一状态主要受清朝国家治理中“内地—边疆”模式长

期存在的影响，同时也受到重内地、轻边疆的根深蒂

固的观念以及边疆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

从清朝加强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的地理空间场域

来看，由于云贵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相对独立

性，因而义仓建设在中原内地和西南边疆之间呈现

出较大差异。清代仓储体系作为边疆治理体系的重

要内容，伴随国家治边能力、统治者政治偏好以及区

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较大波动。云贵地区的义

仓建设在清代国家仓储制度转型中具有较为明显的

地方性和特殊性，其作为清朝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基

层治理、地方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官府及官

员的倡建、地方士绅轮管经营、地方官员监督运行模

式的形成，有助于推动边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

移。清代云贵义仓建设在充分发挥地方社会力量组

织作用的同时，还推动了社会治理、民众自治和国家

边疆治理的良性循环和互动。

与清代云贵地区常平仓和社仓建设相比较而

言，义仓的建设规模和仓存谷石偏少。从经管方式

来看，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米谷除民众自愿捐助外，

官员或士绅捐资购置义田所产粮食亦是主要来源，

同时，民间自主筹建义仓的方式使“民捐民管”落到

了实处。清朝政府推进边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

基础性工作在地方，城乡和村寨是基础单元，因此，

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与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的

“在地化”，在国家治理体系下显得尤其重要。在云

贵地区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清政府通过开展义仓建

设，进一步强调基层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统筹兼

顾，有效促进了区域社会力量和资源的整合，从而维

护了西南边疆的社会稳定。

“西南边疆行政治理方式的内地化，关涉皇朝中

央政治上实现多民族统一之大计。”西南边疆社会

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结构关系，其实质是“边缘”与“中

心”的关系。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的“在地化”是

清朝中央权力在华夏文明边缘地带的继续拓展，义

仓建设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了西南地区的内地化和国

家治理进程。因此，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推行的

仓政体系和荒政制度，通常是在国家权力之下通过

基层社会治理和边疆治理来实现的。毋庸置疑，在

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义仓建设在“内地”与“边

疆”“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发展程度是不对称的，并

且云贵义仓与常平仓、社仓的建设在边疆治理过程

中仍存在较大差距，这是清代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

系和文化政策等向西南边疆移植过程中客观存在且

难以逾越的一道鸿沟。

结语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

既是最主要的治理目标理念，也是历代治理体系的

重要内容。”赈济灾荒不仅是救灾，还是清政府的自

救，义仓建设彰显了清朝执政者的政治道义和生命

关怀。乡村社会治理是清朝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

定的基础，仓储备荒赈灾不仅能获得民众支持，还能

加强底层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清政府的垂拱而治和

财赋征收无不求诸乡村治理的规范化。在清朝乡村

统治体系中，灾荒治理的地位非常重要，因而清政府

对它的重视并不亚于保甲或里甲制度。清朝对西

南边疆的统辖方式由垂直管理逐渐向地方治理协调

推进，但伴随国家从强盛走向衰弱，仓储制度建设过

程中的国家权力和地方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关系愈

加复杂多样。

清代作为中国荒政的集大成时期，在仓储制度

上得到不断发展，无论仓储规模还是经营管理都得

到完善。清代云贵地区的备荒仓储制度是清代国

家仓储建设的一个缩影，云贵地方政府结合清朝大

一统和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需要，积极推进义仓以

及常平仓和社仓的建设，为提高云贵地区的救灾能

力创造了条件。诚然，我们不仅要看到清代云贵义

仓倡建、修复或重建与地方官员的倡导有密切关联，

也须关注清政府饬令兴建义仓、劝民捐谷储积对地

方义仓建设提供的制度借鉴。清代义仓和社仓的建

设及其救灾实践证明，作为清代最重要的民间仓储，

义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伴随各省的具体建设情况呈

现出各种形态，其揭示出历代民间仓储本身实践的

历时性和复杂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构性事件。

云贵地区虽然地处西南边疆，行政地理上属于清朝

帝国统治的边缘性地带，但清政府凭借大一统思想

和儒学的教化功用，不断推进西南边疆的内地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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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强化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清代云贵地区筹建

的义仓作为地方性和民间性的粮食储备系统和救灾

机构，民间自主经办和地方士绅轮管，是国家基层社

会结构和地方权力体系交互的体现。从整体上讲，

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

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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